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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安市区开车沿312国道向西不

过十几分钟，便可到望山湖。
望山湖是一个人工湖，最初只是两

山夹一洼自然形成的水凼，原先的名字
也不叫望山湖，而叫蛇皮塘。传说这个
塘最初存不住水，塘里有条大蛇修成了
白龙，风雨大作化龙飞天时蜕下的皮变
成了埂坝，从此便蓄住了水。

而真正的故事比传说更动人。
1976年冬天，为了抗旱灌溉，城南

镇动用了几千名劳力，开始了挖塘大会
战。他们中有附近的居民；也有远来的，
吃住在附近农户家。没有任何机械可助
力，全靠人工，挖塘，挑土，打坝……我
年轻的母亲也参加了挖塘大军，挣工
分。据她描述，当时红旗招展，人声鼎
沸。铁锹，簸箕，竹筐，扁担……有挖的，
有抬的，有喊的，还有看的！堤上都是
人，大家喊号子“砸鹅”，热火朝天，干劲
十足！一块大石，四周钻出眼来，拴上粗
绳子，几个人一组，提起来，砸下去，再
提起来，再砸下去，一下，一下，再一
下……夯实堤坝。说起这短暂的光辉历
程，母亲脸上写满了骄傲，六十多岁的
她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甚至还唱了
一段当年的号子歌，可见印象之深刻
了。这次大会战选在农闲时期，持续了
三个多月，把一个下雨天塘坝经常破，
关不住水的自然凼硬是改造成了利民
塘。

儿时的事大多被记忆风化了，但望
山湖一定还记得附近孩子们的欢笑和
事。

我们家所在的村子叫四望山，村
小叫四望山小学，在湖那边的高坡上。
望山湖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那时候
的山上只有松树和荒草。松树并不高，
但都排列得整整齐齐，树与树之间几
乎相等的间隙显示它们是人工栽种
的，但树皮已多少能看出点沧桑了。春
天松针焕发出青绿，树下的野草也是
嫩绿的，夹杂着各色的野花。山是土
山，不高，所以绝对称不上什么风景，
不过却也是有趣的所在。春天山边会
有一种野生的十几厘米长的毛叶，放
学的路上穿过望山湖的塘埂，便可以
摘一把当零嘴，撕开外皮，就能看到白

嫩的叶仁，清香而甜美，是一种来自松
山上的馈赠。有时候我也要去放牛。牛
是生产队的共有财产，每家轮流着喂
放，轮到我家的时候，放牛便是我的任
务了。我牵着牛绳，到望山湖附近的山
上去。牛是很温顺的，尽管体积庞大，
但是我可以站到高处骑上它。你可以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绝对不是牧童遥
指杏花村的诗意，倒有几分像李可染
的那幅《小孩和牛》画上的画面，只是
小孩换成了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小姑
娘，侧骑变成了正骑。拉着牛绳，任它慢
慢地走，边走边吃草。山上放牛的人很
多，大多是像我骑的黑色的耕牛，偶尔
也有水牛，只是很少有奶牛。不想骑牛
的时候，也可以任它在山上吃草，而自
己在山上低洼潮湿的地方捡自来皮。牛
渴了，就牵到望山湖的塘边去喝水。放
牛基本上都在放学回来的傍晚，儿童放
学归来早，没有纸鸢且有牛。虽然是家
里交给的任务，但其实是一份自在的快
乐，试想一下，湖、山、松、牛、小女孩，
不就是一幅诗意田园画吗？但也有一
两次意外。一次，我正在牛背上享受着
慢悠悠有节奏感的颠簸，竟然没有看
到自家的牛同对面吃草的牛距离越来
越近。等到它们四只牛眼隔空怒视，火
花四溅，我家的牛便突然疯狂起来，亮
起坚硬的牛角，瞬间从耕牛变为斗牛，
毫不留情地将我——— 它的小主人———
从背上甩了下来，英勇地向着敌人猛
冲过去。幸而松山是土山，又有草，尽
管在撞到地上的时候有短暂的昏厥，
但很快就醒了。我摸着晕糊的脑袋睁
眼到处找我家那头英勇的战士，好在
当时放牛的人多，被分开的两头牛还
在那怒目相向，但确乎是强弩之末了。

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涨水，回家的
路上便可以在浅水边看到成群的小蝌
蚪，它们在满是水草的地方快活地摆动
着它们黑色的小尾巴。如果长水了，湖
中间那条堤坝就会淹没，只有几棵柳树
伸在水面上，标识着堤坝的位置。也曾
跟着表哥带着废旧的大轮胎去湖里戏
水。秋天草枯了便没有什么可吸引我
的，一路上便只顾着和村里的同学们谈
笑。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路上学的伙
伴还在湖边的山上开过一个小型的联
欢会。冬天下雪的时候，一般是不去水
边的，只在高坝上行走。小时候的雪似
乎下得特别大，常没过膝盖，鞋子裤子
都会弄湿，哪还有心思去管湖呢！不过
年底了，望山湖会打年鱼，打出来的鱼
立起来比我还要高。

2000年以后，望山湖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四周开发，山岗绿化，原来的
松树变成了色彩种类繁多的风景树，塘
也进行了扩容和整修，改名为望山湖。
沿湖修造了绿道和观景亭，老埂坝还
在，但是已经今非昔比。湖上建了一座
横跨东西的卧龙桥，还有一条近百米的
紫藤萝长廊和十二生肖雕像。虬枝攀援
在两边细高的石柱上，春天编织出满眼
的紫色繁花，夏季贡献出浓阴清凉，秋
冬暗色的枝条低调又静谧，絮语着秋收
冬藏的自然之理。

春夏之交，我又回到了望山湖。这
里已经是绿意葱茏、小景环抱了。沿着
环湖的柏油路悠闲地行走，闻着清甜的
槐花的香气，看绿水如碧，一桥横卧，远
处旺山寺高耸的佛塔和稍近处的仿古
阙楼自有一种庄严和肃穆。卧龙桥宽可
行车，两边是汉白玉的石栏杆，触手温
润。桥两边低中间高，高处是一座两层

翘檐的红顶绿瓦的亭子，风姿绰约地立
在碧水的中央，既有风韵也有几分雄
伟，亦为望山湖增添了诗意。

桥上亭看得是开阔和清朗，而路边
亭常有绿树掩映，又是另一种意趣。但
既是湖，水便是最美的风景，若是大片
的水，便有了辽阔，但望山湖的库容量
只有130万立方米，在佛子岭等六大水
库领衔、水利灌溉工程众多的六安实
在是排不上名录。但是小有小的意趣，
宛若小家碧玉，温婉可人，或春雨如
丝，或夏鹭掠水，或秋空万里，或冬雪
如素，四季分明，各有景致。又胜在离
市区非常近，还有西海度假酒店这样
的歇脚之地，所以也不乏游人，观景、
游泳和垂钓为多，还有幼儿园小朋友们
来此春游。如今这里最出名的是六安市
廉政教育中心，白墙灰瓦的徽派风格的
围墙上“孝德育人”“爱德塑人”“仕德成
人”“诚德树人”等警示标语发人警醒。
望山湖的东边同样徽派风格的六安人
防西海疏散基地正在修建中，还有大片
的防空林，听说将是赫赫有名的蓝天救
援队的训练基地。离湖不远是十里桥初
中的旧址，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是六安
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但我觉得望山
湖还应该修建一个小小的历史纪念馆，
纪念1976年的那场彰显人民之力的大
会战。

作家刘亮程说：“家乡，是母腹把你
交给世界，也把世界交给你的那个地
方”。望山湖是我的家乡，她不是风景
名胜之地，虽为3A级景区，但知道的
人寥寥。我喜欢过她、热爱过她、留恋
过她；也厌弃过她，痛恨过她，淡忘过
她。我要说：这片湖和湖边的人是我最
熟悉的世界，是我从不曾忘记的牵挂。
望山湖收藏了我十二岁之前的所有时
光，承载着我简单无虑的童年和欢脱跳
跃的少年，也了
解我心灵深处
那关于亲人的
隐秘的忧伤，而
我隔着许多的
日月才想起要
为她写一篇不
算像样的文章。

老陈今年66岁，是附近十里八乡出
了名的犟头。5年前他得了一场大病，好
不容易恢复过来，却一刻也离不开手中
的拐棍。因为这，老陈常常一个人边生
闷气边叨叨：“这人真假，风风火火忙了
大半辈子，老了老了，没想到会落得这
步田地，该死的，唉！”

医生特别嘱咐老陈，遇事不能激
动，平时还要多走路锻炼。为了这把老
骨头，老陈只得听医生的话，每天拖着
拐棍至少走上一万多步。

这段时间因为可恶的新冠病毒，在
家憋了一个多月。把老陈急得在屋里团
团转，犟劲上来便拿起拐棍在地上捣来
敲去。小区解封这一天，他拄着拐棍就
急急忙忙下了楼。

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
老陈走到街边公园里，摘去口
罩，仰头做着深呼吸，口袋里的
手机动了一下，他打开手机竟
是社区微信群里的捐款倡议：

倡议书
社区各居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形势依
然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彻底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战，人力，物
力，财力已成为重要环节，本社
区居委会响应号召特发起募捐
倡议，呼吁社区党员同志积极
带头，本社区各企业，家庭及个
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捐
款捐物，我们将会把大家的爱
心及时传递到新冠抗疫一线。
让我们发扬“人道、博爱、奉献”
的精神，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取
得新冠病毒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莲湖社区居民委员会
看完倡议书，老陈嘴一撇：“我不是

党员，也不是老板，捐款跟老头子有毛
关系！”一不小心，一个小石子咯的脚指
头生疼，老陈“哎呦”一声，才想起这么
久没出门，脚趾甲早就嵌入甲边的肉里
了，赶快找修脚店。

记得50米处有一家，走进一瞧，十
分气派，老陈心里打鼓：“这里收费肯定
不便宜！”可脚疼得一步也不想多走。一
位服务员戴着口罩露出一双会笑的眼
睛，脆生生地说道：“欢迎光临，老人家，
您要修脚吗？”

老陈点头。服务员看他走路有点异
样，忙上前搀扶。

服务员让老陈坐在修脚房的椅子
上，又接过他手里的拐棍小心地放在了
墙边，随即端上一盘水果和一杯菊花
茶：“老人家，您喘口气，先吃点水果喝
点茶，修脚师傅马上就到。”

老陈暗想：还有茶水果盘，我可不
吃你的水果，到时要是收费贵了，我还
可以说道说道。可走这么远的路，嗓子
真有点干，他不由端杯喝了起来，顿觉
味道清凉爽口。他又看了一眼茶几上的
果盘，有西瓜、火龙果、小西红柿……老
陈砸吧砸吧嘴：“管他呢，想吃就吃，你
给的又不是我要的。”

这时，一位年轻的修脚师傅戴着口
罩端着一盆泡脚水，笑眯眯地问着：“老
人家，您要修脚吗？”

“不修脚我来吃早餐啊？”老陈回
话。

师傅轻轻端起老陈的腿，小心翼翼
地脱掉袜子，又缓缓地把脚放到浴盆
里：“老人家，水温合适吗？”

“哎呦，你想把我烫死啊！”老陈大
声埋怨道。

“不好意思，我再给您加点凉水。”
修脚师傅忙往脚盆里倒了点凉水。“哎
呀，你想把我冻死啊！”老陈又故意喊
道。师傅慌着又加了点热水。看到师傅
被自己折腾的窘相，老陈暗自窃喜，不
找些茬，一会不好还价钱。

修脚师傅好不容易才把水温调好，
一会儿，他打开工具包，拿起包里的各

式刀具，麻利地修掉老陈脚
上的病甲和老茧，手法精准
轻柔，老陈一点也没感觉到
疼，但他嘴里还是故意叫疼。

“完事了？”老陈看着已
修得干净亮洁的双脚，装作
很痛苦的样子问道。

“是的，有服务不周的地
方，还请您老多包涵！”年轻
师傅起身对老陈点点头，一
脸歉意地走出修脚房间。

喝了两口菊花茶，老陈
仰卧在足疗椅上，心里盘算
着一会结账怎样讨价还价。

服务员再次走进来的时
候，老陈说：“把拐棍拿给我，
走了！”老陈戴上口罩，轻轻
跺了跺脚，“结账，给我便宜
点儿！”

“老人家，我们店常年为
残疾人和65岁以上老人免

费提供修脚服务，您老不用付款了。”
“真的吗？那你图个啥？”老陈瞪着

眼睛有点疑惑。
“不图啥，奉献一点力所能及的爱

心。”服务员解释着。
犟头老陈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了，

口气柔和了下来：“多少也得收一点，闺
女，你们也要生活。”

“没关系的，为老人奉献爱心，是我
们应该做的，您老下次再来，我们会义
务为您提供服务。”她说着又搀扶起老
陈，这次老陈没再执拗。服务员又细心
地嘱咐到：“老人家，路上走慢点，一定
要注意安全！”

老陈忽然鼻子一酸，一股暖流涌遍
全身，他慢步走出店门，又回望了一眼，
那服务员和修脚师傅还在目送着自己。
想起修脚师傅被自己捉弄时的耐心与
和善，老陈脸上一阵发烫，心里更不是
滋味了。

他打开手机，又看一眼微信群里的
捐款倡议书，嘴里唠叨着：“不图啥，奉
献一点力所能及的爱心！”

老陈的犟劲上来了，他加快了脚
步，径直朝社区
捐款处走去，两
只拐棍落在地
上 咚 咚 作
响……

一道清浅的时光
一湾碧水流淌
今生，我不再错过

低眉婉转 婷婷丰满
像油纸伞下

一袭青衣的姑娘
一颗风骨不染半点尘埃
无关世事薄凉

一幅长卷 一笺荷香
那是泥淖里最美的模样

车已经启动了，望着车外的一行
行杨树，苏亮的心一如寒风中左右
乱颤的枝梢——— 空荡荡的。

苏亮是最早上车的，看着同事们
和亲人一一拥抱话别，苏亮的眼窝
不禁一热。年初一，本是举国庆春之
际，可新冠病毒肆掠，武汉“告急”，
他作为传染科的科室主任，请愿奔
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义不容辞
的。其实，他还有不得已想要离开一
段时间、让心绪宁静一下的理由，只
不过这理由只能澎湃在他的心口。
拥抱、叮咛、嘱咐……他知道，没有
她的，他终究还是等不到她的送别。

他和她刚大学毕业就结婚，已二
十载，有过月下甜蜜，有过良宵幸
福，也有过误解争吵。可现在的日子
一切向好，而他们却到了商谈离婚
的地步，他为此已在自己的办公室

“蜗居”了近俩月了。难道真的如同
事们所说：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是夫
妻离婚之期，难道他们也不能免俗？
苏亮的心里有许多的不甘。

在武汉奋战了二十多天后，他依
然选择了继续“抗疫”。他不想再“蜗
居”了，也没有想好怎么和她化解，
也许要解释的有很多，也许这么多
年的熟悉，什么都不要解释了吧？

他的工作地点被转移，从微重症
状医院转移到了重症医院。那天凌
晨，车载着他和几位留下来的同事
奔赴新的“战区”。车子刚启动，突然
一 个 熟 悉 的 身 影 映 入 了 他 的 眼
帘——— 还是亦如当年一样的倩影，
转身进入了他刚刚走出的那个医
院。他的心陡地震颤了一下。

白灵，一个人如其名的美丽女
人，想当年在大学校园，悸动了他多
少个不眠夜晚、蠢蠢欲动的心。她的
声音就如百灵鸟一般，愉悦了他的
青春。他紧紧盯着身影走进了医院，
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第二晚，他回到了曾奋战二十多
天的医院门口。终于，曾经牵动他心
扉的脚步越来越近。白灵，惊讶地睁

大眼睛，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他也
呆了几秒钟，腼腆地笑了起来。他们
肩并肩散了会儿步，像极了大学时
代。当目送白灵轻盈地迈进医院时，
苏亮的心懊悔极了，怎么一路上一
句话没有说出口呢？

第三晚，苏亮又来了，亦如前一
晚。这一回，他们淡淡地交流了些许。
一连几天，他们都如此散步。每当他
看着白灵就如一只灵动的鸟儿，飞进
医院的大门，苏亮的心就无限的温暖
和踏实。在这样虽然很亲切，但仍是
异乡的地方，见到了白灵，苏亮的心
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青春。

时间飞逝，明晚是苏亮在这里的
最后一晚。他本想继续留下来的，但
带队的领导给他下达了强行命令：
必须回去。苏亮，在心里默默念叨
着，明晚一定要说出这二十多天想
说却未启口的话……

第二晚，苏亮下班未作任何的收
拾就去医院门口等她。远远地，他看
到她和往常有些不同：踩起了高跟
鞋、挎起了肩包。她娉娉婷婷地走到
了他的跟前，他的眼睛亮了。她告诉
他，领导也给她下了命令，明天必须
回家。他听完有些激动：那正好，我
们一起回。她含笑着点了点头。

他忽然紧紧抓住她的手，久久望
着她，不愿移眸，终于把那句许久未
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让我们重新
再爱一回。

他看到了她的眼睛也亮了。
第二天，他们在车站相会，坐上了

同一班回程的车。这一路，他紧紧地牵
着她的手，从未松开。下车时，他看到了
车窗外翘首等待的儿子。儿子也看到了
他和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 仍 然
紧紧地牵着
她 的 右 手 ，
儿子快速朝
他奔来。

真好！

望 山 湖
徐 敏

补玉

春夜：打更的人从小巷走来。声音
传到很远———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一个少年，手机里的歌很好听
“再一步，也不过是悬崖……”
这几天，我涂润肤露，喝很多水
依然戴着五年前
不小心摔裂的玉佩———
我惊奇地发现，它居然弥合了伤痕
昼夜不离，肌肤相亲
用体温滋养的美玉，裂纹就会
慢慢愈合。将来，或许会天衣无缝

假如，你退出，我也会
像补玉一样地来弥补
这份感情。选择一个偏远的集镇
那里的小商店，可以买到快过期的
水果罐头、啤酒、方便面。包装纸上
满是灰尘。一阵风吹过

模糊了双眼，只能看见窗台上
一截风干的玉米，像是我松动的牙齿

春天

井边洗衣的少女，黑色的长发
随风飘动
一只金黄色的小猫，追逐着风
吹起的一根鸡毛。竹林里
有个俊美的少年，将月色般的目光
投向井边

一阵风吹过，竹影摇曳

喵——— 喵——— 小猫警惕地
叫了两声。少女捋了捋长发
目光如水
少年卷起书本，望向屋顶上的炊烟

七月

七月，你骑着马姗姗来迟，与我
四目相对，孤单击掌
七月，我左手握着门锁，右手
拿着钥匙。在狭小的天地，让蛙声

漫过
围墙、门窗、耳膜、梦境……

七月，有人用方言建造起
最后的村庄，没有水泥、钢筋、混凝

土
也一样结实、长久

七月，太阳透过玻璃窗，坐在
我对面的凳子上。很多年前的二院
一个姓蒋的孩子，身披衣衫，双手

合十
七月，精神病人唱着阿弥陀佛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小妖”
他走了那么远，还没走出自己的房间？

七月，麻雀争吵。我小心地推开
每一堵墙，打开每一扇门
七月，窄门的每一位主人，或高、或矮
或清瘦、或圆浑。他们脸色严峻
目光犀利，直逼灵魂
七月，我听自己的心跳，欣然接受
一切拷问。操场上，一面红旗
迎风招展，像我与生活握手言欢

与生活握手言欢
陈果儿

诗 歌

犟
头
老
陈

李

霞

重新再爱一回
任 俊

散散
文文

小小
说说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温室里
的花朵，外表鲜艳亮丽，内心却脆弱
无比。最初说这句话的人我们已无从
得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合理
性，可是我们却可以用实际行动为自
己争辩：我们不只是温室里的花朵，
更是驰骋风中的骏马！

2020年的春节，本该是亲人欢
聚一堂的日子，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谁也不曾想到，就在盛节即将来
临之际，一场疫情如洪水般汹猛袭
来，让人们措手不及，热闹非凡的大
街小巷自此空无一人。封城，限行，
停课接踵而至……但是封城不封心，
停课不停情。少年强，则中国强，在
这次防疫大考中，有这样一批年轻
人，他们勇敢地站在疫情防控一线，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青年人的家国情
怀和责任担当。“ 爸 爸 ，就让 我 去
吧”，对于小蔡来说，疫情面前，她不
想坐以待毙，选择穿上“红马甲”成
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寒冬腊月，疫
情当前，一家一户寻访，登记，用自
己瘦小的身躯承担起公民责任。再者
青年医生夏某，疫情当前，她主动放
弃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在她换上

医护服的那一刻，便是以生命为注，
与病毒殊死一搏，我们感动，向你们
致敬，在这个越来越缺少温度的社
会，还有这股年轻力量在温暖着我
们，这充分让世人看到了他们不会只
是温室里的花朵，更是中国的希望！

其实，中国青年的责任感和担当
一直存在，2008年那场特大地震灾
害中，年仅9岁的林浩，当灾难降临
的那一刻，身为班长的他，体现出令
人震撼的英勇，主动积极参与同学救
援，身受重伤。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为了英雄之名吗？是为了个人之利
吗？我想一个9岁的孩子还不懂这些
吧！他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本能，出于
中国孩子的担当，因为灾难面前，没
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所以，那些说我们中国孩子只是
温室里的花朵的人们，是不是该改变
想法了，要知道中国孩子已经长大
了，他们早已不只是温室里的花朵，
更是驰骋风中的骏马！

我们不只是
“温室里的花朵”

田新正

一 笺 荷 香
配诗/沈晓燕 摄影/流冰

诗诗与与画画

三姨有六个子女，四儿两女。
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三姨家

是村里出了名的超支大户。孩子多，青
黄不接时不光吃上顿愁下顿，一件衣
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老小接着穿，直
到补丁上再缝上补丁才舍得扔。三姨
自己在夏天的傍晚洗好澡后常将外面
的长衫长裤放在水里搓搓汗后晾干，
第二天出工接着再穿。六个面疙瘩似
的孩子，在那个年月偶尔逢到好吃的
往往都是一抢而光。

有一次三姨夫去
集镇上买了几斤肥膘
肉熬油，三姨用去了
油的肥膘肉油渣下了
一盆粉丝。三姨有一
个习惯，在饭菜烧好
端上桌子后，必须先
给牲口喂了再吃饭，
就提着半桶猪食去喂猪，猪食倒到猪
槽一会功夫，六个孩子将一盆粉丝连
汤带水抢光。三姨三姨夫那天是就着
腌菜吃的中午饭。 农村实行土地承
包责任制后，三姨家的日子一年比一
年好起来。六个孩子也各自成家立业。
三姨三姨夫就一边种田一边给儿女们
带孩子。儿女大了渐渐的和父辈有了
疏离和代沟。而他们的孩子则将他们
小时候的样子重演一遍。三姨说，她的
孙子和外甥女，睡觉的时候喜欢将小
脚搁在她身 上，未睡前总要让给他
(她)挠挠后背才肯睡。一觉醒来像小鸟
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喜欢撒娇怄气
亲昵，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他们爸妈小
时候的样子。三姨喜欢孩子觉着一辈
子疼不够孩子，尤其对隔代人的爱更
深沉、强烈。

孙子孙女们大了各自回到自己父
母身边，一下子闲下来的三姨三姨夫

身体出现了诸多不适。三姨夫在一个
冬天的夜晚突发心梗去世了。三姨一
场大病也落下了腿跛手颤的后遗症。
父母身强力壮时能为所有子女解决后
顾之忧，父母老了卧病在床子女才觉
着日子像打战一样，老的、小的常常忙
得自顾不暇。半个残疾人的三姨，开始
六个子女轮流着过，后来老大老小家
生意忙就推到两个女儿家。女儿尽心
尽力，两个女婿脸倒拉得老长，嘴上没

说什么，心里却对小
舅子们一肚子意见。
三姨虽然带了残疾
但脑子不糊涂。在她
生日那天，她对来祝
寿的儿女们说：“送
我去养老院吧！”

去 养 老院的那
天早晨 ，雾下得很

大，十几里的路开开停停用了很长时
间。快到养老院时，三姨五岁的重孙女
苗苗忽然对三姨的小儿子说：“爷爷，
是不是老人都要来这里？你和太太一
样老时，是不是爸爸也送你来这里？”
三姨的小儿子听见孙女的话一愣，将
车子掉回头：“妈，咱不去养老院了，我
和秀云给摊位转让了，带着苗苗回老
庄子伺候您。”

云开雾散，回家的路几分钟就到了。

三 姨
郑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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